
邮箱：421455329@qq.com责任编辑：王奇峰

1 4特别揭秘·秘闻

不少人对彭德怀有看法
按毛泽东的意思，华北座谈会的主

要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工作，但他

还有一层想法，在华北，不少人对彭德怀

有看法，时常在背后议论。因此，很有必

要找一种形式，让这些人把对彭德怀的

意见提出来。就是彭德怀本人也这么

说：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

出了名的，让大家批评批评也好嘛。

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一番自我检

讨，会议开始演变成猛烈批判。首先

打响批彭重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的康生。康生气势汹汹地对

彭德怀说：你在抗战开始时执行的是

王明路线；你组织的百团大战过早地

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军力量大部吸

引过来，帮了蒋介石的忙……

因为一些干部此前对彭德怀有

意见，全场几乎一致批判百团大战。

对彭德怀有积怨的罗瑞卿当着彭德怀

的面说：“主席要我们坚持真理，修正

错误，而你却总是坚持错误，修正真

理。”只有少数人为彭德怀打圆场，如

萧克的发言“也批评了彭的错误”，但

说“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打得不错，扫除

了敌伪许多军事设施”等，但马上有人

说他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

上升到反经验主义的高度
随着会议的深入，对彭德怀的批

判上升到反经验主义、反教条主义的

高度。这实质上与反王明路线有密切

关系。王明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召开

了“十二月会议”，在山西前线领导华

北敌后抗战的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北

方局的刘少奇，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

的项英都参加了。会议宣称“一切经

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

的路线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也就

通过了王明的报告，这标志着王明右

倾路线的实际形成。“十二月会议”结

束后，彭德怀在华北军分会传达了王

明讲话精神，组织学习了以王明讲话

为基调的宣言。他后来承认：没有真

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

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一些

原则问题上认识不清。

当时作为经验主义整风的主要

对象，还涉及到周恩来等人。当时苏

联驻延安的代表、共产国际联络员弗

拉基米洛夫在电报中称：“毛泽东把刘

伯承、彭德怀、叶剑英、周恩来、聂荣臻

都看成是经验主义者。”例如周恩来，

延安整风期间被认为是经验主义的代

表。他不得不屡作自我批评，甚至是

过分的检讨。

许多老债庐山会议被翻出
华北座谈会对彭德怀进行批评，对

许多问题并没有明确结论，但影响是深

远的。这影响延续到1959年庐山会议

上对彭德怀上纲上线、全面否定。罗瑞

卿在庐山会议上就对彭德怀说：“华北会

议你不服，我看你怎么也赖不掉。”

从后来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

判来看，许多内容早在华北座谈会上已

提出了，比如关于平江起义是“入股革

命”、虚伪的生活朴素（所谓“在生活上学

冯玉祥”）、一贯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执

行王明左倾路线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闹独立性等。

华北会议即将结束时，彭德怀根据

大家的批评一再作检查。然而，他对那

些不公正的批评是有着抵触情绪的。

他把这种抵触情绪带到了多年后的庐

山会议上，说出几句过头的话。毛泽东

曾当众说：“华北座谈会说他是个人英雄

主义，他骂娘，不服。说操了他40天，他

现在要操20天。好，予以满足。”毛泽东

震怒，与会者基本站在毛泽东一边，最终

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据《湘潮》、《文史精华》）

1945年2月至7月，中共在延安召开前后有43天的“华北座

谈会”。会议后来发展为对彭德怀的过火批判，其影响延续
到1959年庐山会议。

1945年批判彭德怀影响延续至庐山会议

毛泽东1957年忘了自己曾诗赞彭德怀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

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这首毛泽东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

志》为众多人熟知，其背后却有着几段

鲜为人知的故事。

捷报传来，毛泽东即兴赋诗

长征已近尾声的1935年10月，中

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蒋介

石集团的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

部队追了上来。毛泽东把砍掉“尾巴”

的重任交给彭德怀。

彭德怀与周恩来、叶剑英共同拟定

发给毛泽东的作战电报，在分析军事地

形时，写了“山高路远沟深”一句电文。

根据作战方案，1935年10月20日夜，彭

德怀指挥红军，在吴起镇西北部的五里

沟口一带设下埋伏，吃掉敌1个骑兵团，

击溃敌2个骑兵团，俘虏敌官兵700余

人，迫使敌军停止了对长征红军的追

击。毛泽东心情异常兴奋，即兴创作六

言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

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其

中“山高路远坑深”，是对彭德怀等人的

作战电文中“山高路远沟深”一句，略作

文字修改而成。

这次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到毛泽

东住处汇报作战情况时，恰逢毛泽东

不在，彭德怀无意中看到毛泽东赞颂

自己的诗，感到很不安。于是随手拿

起笔，将最后一句改成了“惟我英勇红

军”，然后将诗稿放在原处离去。

错注惹祸，毛泽东反对发表

1947 年 8 月 1 日，冀鲁豫军区政

治部主办的《战友报》以《毛主席的诗》

为题，第一次公开发表毛泽东赞颂彭

德怀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但

编者不慎出现史实错误，将这首诗军

事历史背景注释为是在红军取得突破

腊子口战斗（1935 年 9 月）之后写成

的。也正是首次发表时的错误注释，

为毛泽东后来否认他曾创作该诗赞颂

彭德怀，留下了最初的隐患。转眼到

1954年建军节，《解放军报》沿用《战友

报》原文原注释，再次发表了这首诗。

也就在这时，彭德怀办公室的军事参

谋发现了错误注释，遗憾的是，当时整

日忙于事务的彭德怀没把这个当回

事。他向军事参谋简要介绍了毛泽东

写这首诗的军事历史背景，却并没有

督促有关方面彻底纠正这个错误。

1957年，《东海》文艺月刊亦准备

刊登这首诗。编辑部于2月6日致信毛

泽东请求校阅诗稿，信中仍沿用《战友

报》的误注，把该诗说成是红军取得攻打

腊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在发给彭德

怀的作战电报中的诗句。百忙之中的

毛泽东，则在1957年2月15日的回信中

简单地解释说：“编辑部同志们：记不起

了，似乎不像。拉（腊）子口是林彪同志

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

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

多方考证，1986年还原史实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遭遇不

公正批判，党内极少数人攻击彭德怀说：

彭德怀在历史上与毛泽东就存在隔阂。

对此，彭德怀曾为自己作了有限的辩

护。他在蒙冤期间所写的自述中写了毛

泽东赠诗及自己改诗的经过，并写道：

“从这诗中也可以看出，毛主席与我不仅

没有什么隔阂，还表现了相互依赖。”

鉴于毛泽东在致《东海》文艺月刊

编辑部的信中提出该诗不宜发表，加上

1959年彭德怀被错误罢官，这首诗当时

很少有人提及。直到彭德怀的冤案平

反后，长征中一直与彭德怀并肩作战的

杨尚昆在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肯定

了毛泽东曾创作该诗及彭德怀改诗的

历史事实，指出了该诗写于长征末期，并

非是攻打腊子口之后。经多方面史实

考证，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将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正式收入，还了

历史以本来面目。

（据《世纪》、《风雅毛泽东》）

1947 年 10 月中旬，西北野战

军在彭德怀指挥下攻克清涧，歼敌

6000多人，俘敌整编76师。战后的

一天，一队解放军把俘获的国民党

师长及其他军官等人从清涧、绥德

往山西押解，下午两三点钟让俘虏

们在河边一棵大树下歇息。

这时，从西边走来两个人，前面

是一个青年军人，背着短枪，牵着马；

后面数十步外走着一位五十左右的

中年人，他光着头，帽子抓在手里，脚

上的布鞋已破烂得穿不住，用麻绳绑

在脚面上，但走起路来稳健有力。有

一位挑水的农民在树荫下休息。那

位中年人笑嘻嘻地走近问：“你给家

里挑水啦？我想喝你几口水，行吗？”

农民见是自己部队的同志，自

然同意，说：“你尽量喝吧。”

那位中年人随即俯下身子，就

着桶沿狠喝了几口，随后又追赶前

面的青年去了。俘虏们见中年人的

一身军服和士兵毫无两样，甚至脚

上的布鞋已破烂得要用麻绳捆着。

但是，前面有个牵马的人走过去，中

年人的风度也不像一般人——他们

到底是什么关系，心中正犯嘀咕。

这时，押解俘虏的解放军有人

认出，互相小声地说：“看，彭总，那

是彭总。”这话被俘虏们听见了，他

们立即站起来直身观望。

有的人竟惊恐地叫起来：“我

们就是败在他的手下，当了他的俘

虏，真可怕！”更有人说：“完了！国

民党完蛋了！非彻底失败不可，天

有眼！天下哪有我们立足之地！”

——这是师哲老人回忆录中

记述的一幕。这些俘虏还不笨，他

们看到彭总的装束、举止，对比国民

党军队的情况，已经明白国民党腐

败，注定失败；共产党军民、官兵密

切，上下齐心，专一作战，一定胜利，

因而悲哀、绝望！惊恐万状！

彭德怀的破布鞋
惊呆俘虏

朝鲜战场上，有一次我军缴获

一件美军的皮夹克。秦基伟觉得熨

帖合身，便穿在自己身上。军直属队

开会的时候，文工团一位女同志递上

来一张条子，上面写道：“一切缴获要

归公，请军长把皮夹克脱下来给我们

演戏用。”秦基伟未作理睬。第二天

开会，秦基伟仍然穿着那件皮夹克。

又有人递上来一张条子：“军长，请尊

重群众的意见，把衣服脱下来！”秦基

伟的警卫员也提了意见。秦基伟顿

感一件皮衣不是个小事，便换了下

来。 （据青岛新闻网）

秦基伟：一件皮衣不是小事


